Dogma 教義 這個希臘詞語在基督教前期便見用，是指公眾法例、法庭判決，或哲學及科學原理。在七十士譯本，它是指政府諭令，如以斯帖記三9；但以理書二13，六8。在新約它是指律法的規條，如以弗所書二15；哥羅西書二14；以及耶路撒冷會議的決定，如使徒行傳十六4。
　　在基督教教會，「教義」一詞是指具權威的教會教導；在前三個世紀，拉丁及希臘作者稱一切與信仰有關的，都是教義。屈梭多模（Chrysostom{\LinkToBook:TopicID=283,Name=Chrysostom, John}）以這詞來描述一切基督啟示的、也是超越理性的真理；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和經院派（Schola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神學家反而不大用這詞，他們喜歡稱之為信條或信經。
　　從改教運動起，教義一詞是指教會把啟示真理組成共守之信仰；故天主教與基督教在這一點上的看法是一致的，即認為把啟示組成信條是教會的責任，很多時候是神學爭論的結果，或教會感到有需要去澄清信仰，使信徒知道要持守什麼。
　　改教的背景
　　在辯論權柄性質的過程中，改教神學家指出，教義是建基於聖經的權柄，而不是在教會上。教會對教義爭辯的回應，應該是取材於聖經，而教義的形式是帶有當地學術及文化的特性。它本身雖不是無誤的，卻為大公教會預備了合一和穩定的基礎。
　　敬虔主義（Pi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4,Name=Pietism}）卻對教義的形式不滿，認為它們只會助長死硬的理性經院主義，進一步把信徒與神分隔開來。啟蒙運動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則不斷對教義的內容提出挑戰，認為神的道與聖經是不能等同的。一種對教義的新了解和發展，亦因此成形了，反映在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、立敕爾（Ritschl{\LinkToBook:TopicID=1026,Name=Ritschl, Albrecht}），特別是哈納克（Harnack{\LinkToBook:TopicID=537,Name=Harnack, Adolf}）的《教義歷史》（History of Dogma）上。它們的重心乃在基督徒的宗教及倫理經驗，認為聖經是在這些經驗上才得以證明。教義是在基督徒群體和為了這樣的群體組成的，目的是為他們理出了解神啟示的角度。
　　大戰後的德國神學界，要摒棄十七世紀的經院思想，重新回到正統主義的路，把教義的基礎建立在耶穌基督的啟示上；這個運動是由卜仁納（Brunn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5,Name=Brunner, Emil}）和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領導的；他們認為教義是教會本於聖靈對基督在聖經所作的見證，而整理出來的。他們與上一代的自由神學家（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，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3,Name=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}），和下一代的存在主義者（Existential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不一樣，認為教義的主要目的，不僅是了解和表達人對神的經驗，乃是人回應「神在耶穌基督裡榮耀的知識」；這回應是必須的，也是有系統的。組織教義的方法（modus operandi），乃在神的本性和祂的啟示，而不是人的本性和他的宗教經驗。那麼聖經的位置又是怎樣的呢？在這場辯論中，聖經仍然是教義的資料及內容的源頭，不過他們仍然不願意把聖經與神的道等同；對他們來說，神的道就是啟示本身，亦即是耶穌基督自己。
　　基本上教義只是正統主義的一個推論，在改革宗教會日益增加的多元化下，他們愈來愈感到不能制定一套客觀的權威（Author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75,Name=Authority}）準則，要組織教義就益感困難了；只有在道德一類的實用範圍內，改革宗教會才能帶著權柄來發出指示。
　　天主教的立場
　　羅馬天主教會在肯定她對教義的了解上，感受著和改革宗教會同樣的壓力。傳統的天主教立場是，教義是上帝在聖經所啟示的真理，由教會本於其傳統組織而成，為免教會走迷。這些真理是不能更改的、不變的，也是無誤的；就此意義而言，教義並不增加已經啟示的，而只是作界定和宣告的工作。
　　自十九世紀開始，很多天主教神學家雖然並不反對上述的教義觀，卻對教會昔日許多的作法提出質疑，認為他們太死板，也太似經院派了。紐曼（Newman{\LinkToBook:TopicID=845,Name=Newman, John Henry 紐曼}）認為教會的教義發展（Development of Doctrine{\LinkToBook:TopicID=357,Name=Development of Doctrine}），是一個機動的過程。真理像種籽一樣，是埋在教會的思想內，有機地發展，隱藏著的真理在不同的爭辯過程中，慢慢顯現，也慢慢成長，直到成為一完全成熟的教義，為教會所接納。
　　天主教在教義研究中，還有一種新覺醒要在這裡交代。他們認為教義的內容不是凝固不動的；隨著環境與實況的改變，教會可以繼續發掘教義的含義。除了某些超越人智，需要利用類比法（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}）來傳遞的真理外，他們愈來愈承認教會的宣告是當代的產物，反映出那時代的文化、哲學和語言的準則。大多數的天主教神學家認為，要表達的真體是不變的，教義有一種客觀的內容，其意義對歷代都有效，但教義的表達方法，卻可以因應時代的改變而修改。
　　有三個信念決定天主教神學家的立場。第一，啟示不是神給人的抽象真理，由教義以命題式語句來組成。第二，一切真理都是有機地互相結聯，其中心即是耶穌基督。第三，啟示真理是自證的，需要人實存地回應。拉納（Rahner{\LinkToBook:TopicID=983,Name=Rahner, Karl}）認為教義是從啟示演繹出來，這個啟示就是「救贖事件」，是由成為肉身的道，把神自己的真體表明出來；因此教義不只是某些關於神的語句，卻是「陳示出來」的道，是具有聖禮的特性；意思是，「凡（教義）申明的，都是真實地發生，由其存在而顯明」。故此，我們若正確地給予肯定，再加上個人的融攝，教義就是「生命」。他利用兩個傳統的界說，把這個思想表達，即教義的形式（它是由教會明確又全備地表達為啟示的真理），和教義的\b 內容（是屬於基督教的啟示，由聖經及傳統向我們傳遞的神的道）。
　　改教派及天主教的新正統主義（Neo-Orthodoxy{\LinkToBook:TopicID=837,Name=Neo-Orthodoxy}）者，仍在辛勤地工作，要從啟示真理找出哪些是有機地彼此聯繫的，其邏輯能令傳統的模式擴展到其極限；而同時，當它們以教義形式組成後，又能得到教會的接納。
　　合一運動（Ecumenical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398,Name=Ecumenical Movement}）以及社會和經濟實況，很可能是近代重估教義最大的影響力。今天合一運動的對話叫人更意識到，西方和希臘羅馬的思想形式，對教義的組成留下極深遠的痕跡；若從文化的觀點來看，它們對舊約和新約的世界均是一種扭曲，為後世留下很多屬靈上不道德的問題。從社會及經濟的角度看，近代研究亦指出，歷代教會似乎偏重了中產階層，忽略了福音要向整個人類，特別是低下階層的人要說的話。再者，福音是關乎整個受造界的救贖，必須把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與救贖論（Redemp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}）緊密地聯合起來，作整全的了解；這方面的工夫也是傳統教義所忽略的。
　　另參︰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；

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；

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；

政治神學（Polit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41,Name=Political Theology}）；

系統神學（Systema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139,Name=Systematic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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